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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中国花文化确认
“绛洞花主”

林方直

内容提要:《红楼梦》继承发展了中国花文化。“花王”
专属牡丹，牡丹独配宝钗。《红楼梦》以花喻女儿。宝玉是
护花主人。神瑛侍者护绛珠，怡红院之蕉棠“对立东风里，
主人应解怜”，均尽花主之役。鲁迅目宝玉“爱博而心劳”，
“多所爱者，当大苦恼”，正中“花主”之旨。故“绛洞花主”
确定不移。
关键词:中国花文化 确认 绛洞花主 宝玉护花

鲁迅的强音

一、“花王”与“花主”之争

《红楼梦》第 37 回，海棠诗社各位成员取别名。李纨
道:“你还是你的旧号‘绛洞花主’就好。”宝玉道: “小时候
干的营生，还提他作什么。”有的脂评本和程高本作“绛洞
花主”，有的脂评本作“绛洞花王”。1927 年，厦大陈梦韶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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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《红楼梦》改编话剧，借用“绛洞花主”为名，鲁迅写下
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。主张“绛洞花主”，从者众。俞平伯
的《红楼梦八十回校本》(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) 采用
了“绛洞花王”，有了主“王”一派。邓遂夫先生力主“绛洞
花王”，其说多次见于几家报刊及自著《草根红学杂俎》中。
此论已成夺人之势，“据说还有鲁迅研究者在考虑是否应
吸纳邓说修改一下鲁迅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一文的注解。
影响不可谓小。”①鲁迅早故，无口申辩，这岂不成了死无对
证之案了?

邓先生的观点归纳起来: 庚辰本、列藏本、清蒙古王府
本作“绛洞花王”;戚序本、己卯本的“那一点分明是后人添
上去的”; 甲戌本有批语: “与绛洞花王为对看”。结论是
“从版本学的角度判定‘花王’为正，花主为误。”邓先生又
意外得到一个力证:

江苏省昆剧院出演《牡丹亭·惊梦》:十二名身着
红衣、头上插花的女子之后跟随而出的一名青须绿袍
的男子，背插三角旗，上书“花王”二字，“我一看，险些
儿叫出声来，这不就是‘绛洞花王’的真出处么?”②

这是现代昆剧院的创造，《牡丹亭·惊梦》原文作:“〔末花神
束发冠红衣插花上〕吾乃掌管南安府后花园花神是也。”汤
显祖只说他是男性花神，此花神是男性的，不专属某一种

花，不能混同于牡丹“花王”，也不会是子都、高宠那样的长
靠武生形象。要说这是“真出处”，岂不是时间倒转，恐怕
汤显祖和曹雪芹都不会接受吧? 我们认为，即便依版本判

定，那还有另一半版本作“主”，何厚何薄? 单从版本角度
判定，不论主“主”或主“王”，都是在技术层面打转，未中肯
綮。版本学判定是非正误的依据也应是作者本意，红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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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旨。
雪芹早作古，鲁迅亦云逝，倩谁来公证，判定是与非?
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还得请出曹雪芹。曹雪芹人虽不在，但他
的书在，书中处处体现着他的创作门径，体现着它与中华文

化的血缘关系。故我们有问题，唯版本是问? 唯文抄公是
问? 还是唯其书是问，唯其血缘是问? 当然是后者。鲁迅
还有切要的论说，可以确认“绛洞花主”。
周汝昌先生曾郑重指出:“曹雪芹于继承传统，有一个

极大的特点，他几乎把我们的民族艺术精华的各个方面都

运用到小说艺术中去了”。“《红楼》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结
晶，离开文化大母体，我们将无法理会这种艺术都是怎么一

回事情，又有何意义”。“中国的艺术血脉，触处通联”，“讲
《红楼》艺术，是个极为精致、细密、微妙的文化寻求与精神
契遇”。③这一番话道出了《红楼梦》创作和研究的不二法
门。只可惜面临“花主”“花王”之争时自家没有用上，以致
偶尔也采“花王”之称，不免失误了。
周先生力挺《红楼梦》是部文化小说，这种意见已不是

难鸣之孤掌，如刘再复说: “中国数千年的伟大文化，孕育
出《红楼梦》”，“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”。④

吕启祥说:要“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进行观照”，“离
开了传统文化的深邃背景”，“是难以解释其生命和魅力
的。”⑤《红楼梦》是中华文化的产儿，具体到“花主”、“花
王”问题，我们必须纵目于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———中国
花文化的宏观眼界上，纵目于整个《红楼梦》的花文化宏观
眼界上，从而揭示《红楼梦》中花文化的艺术境界及其重大
的题旨意义，而不能仅仅看一看那一点是“主”是“王”做个
二值逻辑判断就完事大吉了。
我国是花的国度，数千年来积淀成博大精深的花文化。

中华文化传统中花的原型意象惊人地富集，中华文化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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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千世界中，有一圈“怜花”、毁花、“护花”、“花神”、“花
主”大世界，《红楼梦》继承中国花文化，并全面深刻创造性
地发展了中国花文化。其花文化之含量和艺术意象高度，
其它文学艺术作品远远不可比拟。水有源，树有根，是“花
主”还是“花王”，查找其花意象原型，便可断定其真伪。

二、“花王”专属牡丹，牡丹独配宝钗

不是说贾宝玉是“花王”吗? 那么就到中华文化传统
去查一查“花王”能否与之对号，到那里做一番“文化寻求
与精神契遇”，便可明了。
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花释名第二: “钱思公尝曰: ‘人

谓牡丹花王。’”《全宋诗》的诗句中有上百处“花王”，大多
数指牡丹。韩琦《牡丹二首》:“青帝恩偏压众芳，独将奇色
宠花王。”朱淑真《牡丹》:“娇娆万态逞殊芳，花品名中占得
王。”《全宋词》中数十处“花王”，均指牡丹。毛滂《蝶恋
花》( 东堂下牡丹) “初见花王披衮绣。”曹组《水龙吟》( 牡
丹) :“东风既与花王，芍药须为近侍。”《醒世恒言》第 29
卷:“一自《清平》传唱后，至今人尚说花王。”《清稗类钞》
植物类，牡丹: “古无牡丹，统称芍药。自唐以来，始分为
二。且有牡丹花王，芍药花相之说。”
花王专属牡丹，牡丹独配宝钗。宝钗掣的花签是牡丹，

群芳之冠，众人都说“巧的很，你也原配牡丹”。王是爵位，
是权势，高高在上宰制人的。宝玉从来是喜欢做官为宦的
人不是? 官且厌恶，何况王乎? 刘再复说贾宝玉“并非儒
家尧舜似的‘圣王’理想人格，而是道家许由似的‘不王’理
想人格”。⑥花王，是花中之王，是群芳之冠，它还是花。脂
批称“宝玉为诸艳之冠”，此言不通，艳之冠还是艳，还是
女;须眉宝玉未曾称花。脂批不等于芹语，芹不会犯此低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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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误。该脂批不能为“绛洞花王”作证。宝玉说“一样花一
位神之外，还有总花神”。邓先生认定“总花神就是花王”，
花王是宝钗，是牡丹;而牡丹只是“一样花”;“一样花”明明
不是“总花神”。

三、以花喻女、毁花与护花

1、以花喻女
花，多为本体，亦颇多为喻体，以花喻女子。唐玄宗说

“海棠睡未足”，指杨贵妃。李白赞“云想衣裳花想容。”
( 《清平调》) 以牡丹指杨贵妃，从此她人莫夺。苏轼的《海
棠》诗: 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，借指美女。
见于宋词者:苏轼《菩萨蛮》: “人怜花似旧，花比人应瘦。”
秦观《江城子》: “惆怅惜花人不见，歌一曲，泪千行。”刘克
庄《贺新郎》:“料得花怜侬消瘦，侬亦怜花憔悴。”元曲尤其
明显:《西厢记》第五本〔幺篇〕“怎想到惜花心养成折桂
手?”《碧桃花》第一折诗云:“多情引动惜花心。”
大观园之所以美观，令人爱怜，就在于它是花世界，女

儿国。文化生活诸如诗社作诗、游艺都离不开花卉。从前
以花喻女子，至《红楼梦》则以花喻女儿。以各色花的品
格、气质、精神、风韵、命运来表现众女儿。黛玉是绛珠仙
草，阆苑仙葩，如姣花照水，似弱柳拂风。妙玉是“气质美
如兰”。袭人“似桂如兰”。香菱即英莲是“根并荷花一茎
香”。此中关键在于，此花卉已不是纯植物性的花卉，而是
被前文本赋予意义的具有原型意象的花卉，此种花意象再

度与女儿配伍时，该女儿便携带了花意象的意义。如以花
名签占花名，宝钗占得牡丹，一则指她是花王，二则是“可
怜韩令功成后，辜负秾华过此身”，花主人不认可它，男人
出走，她辜负青春年华过一生。探春占得杏花，“日边红杏



以
中
国
花
文
化
确
认
﹃
绛
洞
花
主
﹄

233

倚云栽”，必得贵婿。麝月占得荼蘼花，“开到荼蘼花事
了”，家败人散后，只剩麝月在宝玉身边。袭人占得桃花，
“桃红又见一年春”，二度春风，改嫁;蒋玉菡会酒时占得桂
花，暗示“独有南山桂花发，飞来飞去袭人裾”，袭人家败后
随蒋去了。如此等等，兹不多列。

2、毁花———东风意象
花是令人怜爱的美好事物，它常常遭受侵害，侵害者有

霜有雨有冰雹等，多以东风为罪由，因它经常出现在文艺作

品中，于是它便成为东风意象。东风原是有益的事物，《礼
记·月令》、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》、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均载
“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。”李白《春日独酌》:“东风扇淑气，水
木荣春晖。”白居易《长相思》:“二月东风来，草坼花心开。”
后来出现大量怨恨憎恶东风之作，定性为“恶”。宋词尤为
激进:张先《满江红》:“但只愁，锦绣闹妆时，东风恶。”周紫
芝《醉落魄》:“柳边池阁，晚来捲地东风恶。”都下妓《醉花
阴》:“昨夜东风恶。”张元干《兰陵王》: “东风妒花恶，吹
落，梢头嫩萼。”陆游《钗头凤》: “东风恶，欢情薄。”此外，
“东风恶”词例还有二十多，不胜举。元明戏曲中也多见东
风之害。《西厢记》第一本〔幺篇〕“花落水流红，闲愁万种，
无语怨东风。”第二本第一折“落花无语怨东风。”《浣纱记》
第二十七出:“飘荡去无边，恨东风断纸鸢。”
《红楼梦》中的花卉，同遭“东风”侵害。贾府败落时，
为借藩王之力企图挽救，将“女色”探春舍出去做交易。她
仿佛被东风摧残的花: “千里东风一梦遥”，像断线风筝，
“游丝一断浑无力，莫向东风怨别离”。香菱掣得并蒂花，
签上题诗“连理枝头花正开”，下句是“妒花风雨便相摧。”
黛玉经受的东风侵害最多: 黛玉掣得芙蓉花，签上题“莫怨
东风当自嗟”，其背后还有“狂风日暮起，漂泊落谁家”;《葬
花吟》: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”; 《桃花行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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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凭栏人向东风泣”; 《秋窗风雨夕》: “秋花惨淡秋草黄”，
“那堪风雨助凄凉”;“不知风雨几时休，已教泪洒窗纱湿”。
贾府衰落时将迎春误嫁中山狼。宝玉哀痛之，作《紫菱洲
歌》:“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芰荷红玉影。蓼花菱叶不胜
悲，重露繁霜压纤梗。”晴雯是“花原自怯，岂奈狂飙? 柳本
多愁，何禁骤雨”!

3、护花
因花常遭侵害，故需护花。诗词中的护花:白居易《买

花》:“上张幄幕庇，旁织笆篱护。水洒复泥封，移来色如
故。”王灼《拾诸公馀韵》诗:“引泉浇药圃，编竹护花科。”范
成大《瑞香三首》:“帘幕护花气，不知窗外寒。”龚自珍《己
亥杂诗》其五: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
叙事文学中的护花: 崔元微护花故事见于郑还古的

《博异志》:天宝中，崔元微在风月清朗的院中，忽有十余女
及侍从造访，言众女住洛苑，每岁被恶风侵扰，居止不安，求

崔处士庇护。每岁岁日作一朱幡，上图日月五星之文，于苑
东立之，则免难矣。元微许之。二十一日立幡，是日东风刮
地，折树飞沙，而苑中繁花不动。乃悟姓杨李陶石诸女皆
杨、李、桃、石榴众花之精，封十八姨乃风神也。因有元微
“卫护”，众花获“长生”。
由此而生出人格化的诸花，产生“护花幡”“护花障”之

意象。《醒世恒言》“灌园叟晚逢仙女”故事:灌园叟姓秋名
先，辛勤营造一座花园，经心栽培浇灌花草。昼与花为伍，
夜伴花而眠。人若折损花，情愿下拜，代花乞命。说花全仗
人去护惜他。他是一个种花、灌花、爱花、惜花、医花、护花
的花痴形象。城中恶少张衙内霸占不遂竟毁之。天上司花
仙女感其诚，使花复原。奏闻上帝，封为护花使者，专管人
间百花。爱花惜花的，加之以福;残花毁花的，降之以灾。
受崔元微故事影响，蒲松龄写了一篇《绛妃》，收在《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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斋志异》。记梦:花神绛妃合家细弱，屡被封( 风) 家女子横
见摧残，特召见蒲松龄写《讨风檄文》。慨然应允，少间脱
稿。这篇《讨风檄文》，广搜诗文典籍中涉风显例，历数其
飞扬成性、肆狂无忌的身世。后半讨伐风的摧残园林、蹂躏
花木的种种罪行:

(摘句)姊妹俱受其摧残，汇族悉为其蹂躏。纷红
骇绿，掩苒何穷? 露冷华林，去作沾泥之絮。埋香瘗
玉，残妆卸而翻飞;尔乃趾高气扬，发无端之踔厉;催蒙

振落，动不已之瓓珊。堕溷沾篱，毕芳魂于一日; 朝容
夕悴，免荼毒于何年? 讼狂伯之肆虐，章未报于天庭。
大树将军，应怀义愤。杀其气焰，洗千年粉黛之冤; 歼
尔豪强，销万古风流之恨!

迨至《红楼梦》，黛玉的《葬花吟》、《桃花行》、《唐多
令》、《秋窗风雨夕》诸篇，也不啻是“讨风檄”。

四、宝玉是护花主人

1、花文化的花主意象
上述“护花”，护花之人即为花主。花主指人或神，其

职是给花做主。“主者，人之所仰而生也。”( 《管子·形势
解》) “主也，友也，皆人所因依者也。”( 《群经平议·周官
一》) 花主之义，即主人对花有爱怜之心，当花受到侵害，他
会体认，怜惜，恻隐，充役，主持( 正义、公道) ，从而予以保
护，即做主。如《梁山泊李逵负荆》: “若有欺负你的，你上
梁山来告我，我与你做主。”《七品芝麻官》:“当官不为民做
主，不如回家种白薯。”毛泽东词《沁园春》: “问苍茫大地，
谁主沉浮?”这是人对人，花主是人对花，人给花做主，又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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喻给人做主。
担当“花主”或“花主人”:
白居易《花前叹》: “南州桃李北州梅，且喜年年作花

主。”宋孔平仲《戏呈叶秘校求蔷薇栽》: “我欲自为花主
人。”冯可信《桃源图》: “隐者但作桃花主。”刘克庄《同郑
君瑞出濑溪即事十首》: “曼卿昔去管芙蓉，君今定作梅花
主。”王道亨《桃源忆故人》: “刘郎自是桃花主。”张元干
《渔家傲》: “催归去，故园正要莺花主。”元曲《小孙屠》第
三出《乔合笙》:“君还有意，作画栏为花主。”商衢散曲套数
〔问花〕: “早寻人做主遮护你。”明散曲王磐〔南吕一枝
花〕:“特意来与黄花做主。”戏剧作家吴炳，号粲花主人。
“贯花主人，谓金人瑞也。”( 出《老云斋诗删》) 明阮元诗:
“谢公应为苍生起，花主人应亦兆祥。”花主人指梁章钜。
( 出《清稗类钞》文学类)

2、贾宝玉是护花主人
贾宝玉也是一位向往携锄提水栽种花木于秋圃的护花

人。他的《种菊》诗云: “携锄秋圃自移来，篱畔庭前故故
栽。……泉溉泥封勤护惜，好知井径绝尘埃。”这样的栽种
花卉于秋圃的护花人，俨然是“护花使者”灌园叟那样的角
色。职任是护花，地位是花主;本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道理。
赤瑕宫———绛云轩———怡红院
为证明“绛洞花主”之确，须两个进入，一是中华文化，

一是《红楼梦》文本。文本开头发凡起例就交代:

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

赤瑕宫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

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
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。
……那绛珠仙子道: “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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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，他既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

还得过他了。”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陪
他们去了结此案。

这里可引出如下认识: 仙界的绛珠草、赤瑕宫，是宝黛
前世或曰“小时候”的生活境界，可谓神仙洞府，即涉红的
赤宫、绛洞。历世后的宝玉住所“绛云轩”、“怡红院”，也是
同义异称。黛玉是绛珠草，一种仙花;花化女体，又为神，谓
之绛珠仙子。绛珠草与神瑛侍者，是花与人的关系，是被怜
惜与怜惜者、被护与护者、花与主的关系。宝玉就是黛玉的
“侍者”( 而不是黛玉的“花王”) 、充役者、“呼吸领会之
者”、施救者、保护者，就是绛洞花主。这个故事是楔子、基
因型、元模式，“下世为人”后，元模式不断自复制，演化，一
个绛珠变出众花众女儿，宝玉也由一花之主变作众花之主。
宝玉降世的住所先后是绛云轩和怡红院。他在绛云轩

写出的《春夜即事》:“盈盈烛泪因谁泣，默默花愁为我嗔。”
狭义指黛玉烛( 潇湘斑竹) 泪为我泣，广义为花因风雨侵害

而泣泪愁苦，“怯风思鹤冷，闻雨为花愁，”( 方岳《不寐》)
女儿们的遭遇在宝玉看来好像嗔怪自己不予解救。天分中
就将体认花的遭遇、忧苦引为己任。第二个住所怡红院，题
为“怡红快绿”，诗云: “凭栏垂绛袖，倚石护青烟。对立东
风里，主人应解怜。”红绿是蕉棠，是群花的代表;也是众女
儿的代表，所谓“女儿棠”“女儿国”是也。所谓“绛”，依稀
见绛珠;所谓“石”，依稀见神瑛，瑛即玉石也。合起来依稀
见“绛洞”之原型。所谓“栏”、“石”，既供女儿“凭倚”，也
作围护保卫之用。蕉棠相对而立，也受“东风”危害。在此
形势下，花主人就要挺身而出，显现其职能与作用，由解怜

而护卫。总之，仙界的赤瑕宫到俗界的绛云轩到怡红院，再
加上曹雪芹的“悼红轩”，都有共同的四要素: 其一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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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赤”、“绛”、“红”为象征的花世界;此中隐“绛洞”的影子。
其二，以“绛”、“红”为象征的女儿群体; “园中那些人多半
是女孩儿，正在混沌世界，天真烂熳之时，坐卧不避，嬉笑无

心。”“宝玉倒也十分快乐。”此乃“怡红快绿”的涵义;其三，
以东风为代表的毁花势力;此势力轻则致使花愁泣泪，重则

“千红一窟( 哭) ”，“万艳同杯( 悲) ”，“群芳髓( 碎) ”，这是
“悼红轩”的涵义; 其四，宝玉是这世界的主人，是爱、惜、
怜、护花的主人。
那么，须对比一下作为花王的宝钗是怎样护花的。大

观园的花，时时遭到风刀霜剑、狂飙骤雨、重露繁霜的侵害
毁坏，委芳尘，随逝水，陷渠沟，落进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葬

花地沁芳溪! 众女儿的诗里反映之。而宝钗却说: 你们
“终不免过于丧败”，“依我的主意，偏要把他说好了”。人
家说东风恶，她说是“好风”，“东风卷得均匀”，落花飞絮
“几曾随逝水，岂必委芳尘”? 她自己“好风频借力，送我上
青云”! 平儿遭踢打，宝玉那样同情安慰，宝钗却说: “他
( 凤姐) 可不拿你出气，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!”尤三姐自
刎，她“并不在意”，说“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”! 金钏儿被
害投井，她说失足掉的，“不过是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”! 你
看，这是“花王”干得出的; 牡丹“花王”，一向高高在上，安
富专宠，唯我独尊;横竖站在施暴方，落井下石被害方;谁见

她有半点护花“花主”之举? “花主”与“花王”、宝玉与宝
钗的分水岭再明显不过，岂可交混。

五、鲁迅的强音

行文到此，我们该听到鲁迅的声音了:“宝玉……周旋
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，昵而敬

之，恐拂其意，爱博而心劳，而忧患亦日甚矣。”⑦爱博而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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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，抓住了宝玉的要领。宝玉天生拥有一颗广谱的爱心，他
爱的对象广泛，有黛、钗、湘，元、迎、探、惜，可卿、妙玉，晴
雯、袭人、金钏、紫鹃、鸳鸯、平儿、香菱，还有更低贱更多的
小丫头们以及唱戏的伶人。爱的性质也远非单一的男女之
爱，还有骨肉亲情，还有对其他丫头们的爱惜、怜悯、同情、
体贴、尊重。因为爱博，而所爱之女儿们各有烦忧愁苦，又
被风袭霜欺，宝玉感同身受，为女儿之忧而忧，为姐妹之愁

而愁;而姐妹女儿偌大之群体，忧愁痛苦汇聚一身，他还要

以排忧解难、责无旁贷的主人自任; 轻的力所能及，重的爱
莫能助! 足见他焉能不心劳。贾琏外遇，凤姐泼醋，平儿蒙
冤遭二人踢打。宝玉反而替二人赔不是，又为平儿理妆。
他想的是:“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，并不知作养脂粉。又思
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，独自一人，供应贾琏夫妇二人。贾
琏之俗，凤姐之威，他竟能周全妥帖，今儿还遭荼毒，想来此

人薄命，比黛玉犹甚。想到此间，便又伤感起来，不觉洒然
泪下。”一次香菱与荳官她们斗草玩，被弄脏了石榴裙，宝
玉出主意给换了。宝玉暗想: “可惜这么一个人，没父母，
连自己本姓都忘了，被人拐出来，偏又卖与了这个霸王!”
人们常提的玉钏儿端来莲子羹，烫了宝玉的手，不自顾，只

管问玉钏儿:“烫了那里了? 疼不疼?”他旁观龄官划蔷，下
起阵雨，不顾自己淋雨，却替龄官着想:“他这个身子，如何
禁得骤雨一激。”因提醒:“你看下大雨，身上都湿了!”女孩
子偷情本属礼法不容的，宝玉也予回护。秦钟与智能儿得
趣馒头庵，宝玉撞见，不说拿双，反予请求多住一日。茗烟
与卍儿干那警幻所训之事，吓得卍儿浑身打颤，宝玉一跺

脚:“还不快跑!”又补一句: 你别怕，我不告诉人! 司棋与
潘又安爱情事发，被架出园子，宝玉恨骂婆子道:“奇怪，奇
怪，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，染了男人的气味，就这样混

账起来，比男人更可杀了!”宝玉此举，不啻扮演了《牡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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亭》中的花神: “咱花神专掌惜玉怜香，竟来保护他 ( 柳、
杜) ，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。”
鲁迅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云:“在我的眼下的宝玉，却看

见他看见许多死亡，证成多所爱者，当大苦恼，因为世上，不

幸人多。”⑧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得指实:“颓运方至，变
故渐多，宝玉在繁华富厚中，且亦屡与‘无常’覩面，先有可
卿自经，……继以金钏投井，尤二姐吞金，而所爱之侍儿晴
雯又被遣，随殁。悲凉之雾，遍被华林，然呼吸而领会之者，
独宝玉而已。”⑨此地“多所爱者，当大苦恼”，即“爱博而心
劳”之变本加厉，言不虚发，在在有着落。“心劳”已从忧其
忧、愁其愁，排其难进为痛其痛、哀其哀、悼其亡了!
黛玉于饯花之期葬花，并吟诵感天地泣鬼神的《葬花

吟》———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? ……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。
明媚鲜姸能几时，一朝漂泊难寻觅，

花开易见落难寻，阶前闷杀葬花人。……
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? ……
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!

宝玉听了，“不觉恸倒山坡之上”，“试想林黛玉的花颜
月貌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，宁不心碎肠断”! 他又一而
二，二而三地推求了去。这正是他作为花主才会“呼吸领
会”的“悲凉之雾”。
作为芙蓉花的晴雯活活被恶势力毁灭，宝玉也最能

“呼吸领会”，集中体现于《芙蓉女儿诔》———宝玉用“其为
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”、“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”四句
极度赞美晴雯的容貌与品质。因其品貌超众，招致“鸠鸩
恶其高”，“薋葹妒其臭 ( xiù 香气) ”，“诼谣謑诟，出自屏
帷;荆棘蓬榛，蔓延户牖。”晴雯一个奴婢地位、娇花弱柳的
女儿，“花原自怯，岂奈狂飙; 柳本多愁，何禁骤雨”! 怎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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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祸首王夫人及其爪牙的凶恶残害，于是惨“遭蛊虿之谗，
遂抱膏肓之疚”，“抱屈夭风流”! 或许有人说: 花主何在，
为何不护花? 我们说，宝玉虽阻挡不了晴雯被害，却能为她

伸冤，揭露控诉恶势力的罪恶，进行口诛笔伐: “呜呼! 固
鬼蜮之为灾，岂神灵而亦妒。钳诐奴之口，讨岂从宽? 剖悍
妇之心，忿犹未释”! 那“悍妇”似有王善保家的等作挡箭
牌，实际在直刺元凶王夫人! 《芙蓉女儿诔》是一篇要比空
泛的《讨风檄文》切实猛烈得多的檄文。不作花主不能写
出这样的诔文和檄文。总之，“绛洞花主”确定无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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